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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语专业日语汉字学习的现状

中国的日语专业学生学习日语时，对于日语中汉字的学习，

并不会觉得难以掌握。长久以来中文汉字对日语的假名及日语汉

字从造字到使用，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学生身处

汉字文化圈核心地带，对日语汉字有着天然的熟悉感。但是中文

汉字和日语汉字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即使在音、形、意方面存

在着千丝万缕的相近和联系，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不同。从这个

角度考虑，可以说中国学生学习日语汉字也存在有利和不利两种

因素。学界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  [1]，也有学者从对日汉字教学

的角度研究中日汉字的差异和学习者偏误 [2]。

那么从日语专业教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日语汉字的学习问题

呢？笔者查阅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

南》（2020）和《大学日语教学指南》（2021）[3]，这是目前大

学日语专业教学和公共日语教学可以参考的两大国家教学规范，

但遗憾的是其中没有关于日语汉字教学可以参考的内容。日语专

日语专业本科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必要性
金凌卉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9

DOI: 10.61369/SDME.2025260041

 摘   要 ：  本文提出日语专业本科生日语汉字学习的现状，梳理了日语汉字形成和使用的历史根源，整理近年来学界对中日汉字

进行的主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日语专业本科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迫切性。笔者认为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

可以解决学生日语汉字学习自由松散的现状，促进学习同时培养研究兴趣，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汉字的

认知。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掌握中文汉字与日语汉字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异同，增进中国学生文化自信的同时，构筑

正确的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最后笔者针对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 键 词 ：   中日汉字文化；区别；日语教育；课程设置

业学生至少在本科阶段，没有接触过专门的日语汉字课程。另一

方面，笔者考察了目前高校日语专业本科主流精读教材《综合日

语》（第三版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2024）、《基础日语综

合教程》（1-4，2011），两套教材中均未涉及日语汉字学习的内

容、方法、策略乃至要求等方面的讲解或说明。换句话说，如果

授课教师在课堂上没有有针对性的讲授，日语汉字作为日语词汇

的一部分，通常需要学生自我学习、理解和掌握。

那么当学生在日语汉字的音、行、意等方面应用时，难免会

产生一些错误。《中国初级日语学习者日语汉字书写偏误情况研

究》[4] 一文中，以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的一二年级学生为研

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考察，发现学生日语汉字习得

仅书写一项出现的错误可以归纳为7种，分别是：中日汉字混用、

字义混淆和望文生义、书写不规范、简繁汉字混用、增删笔画、

生造汉字、同音异形字，其中又以前三种偏误最为多见。这是一

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例，学生日语汉字习得遇到的偏误和问题，

很难在自我学习中得到有效解决，如何通过教学层面切实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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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和改变显得尤为迫切。

二、日语汉字形成和使用的历史根源

因为身处汉字文化圈核心，中国学生在学习日语汉字时有

着天然的优势，但同时也因为这种母语影响，极易在日语汉字

学习时在字音、字形、字意、甚至是在语法方面，产生理解和

使用上的偏差与错误。母语优势同时也是一种母语干扰，中国

日语学习者会遇到， 究其原因， 与日语汉字发展历史脱不开

关系。

翻开历史长河的篇章，日本有汉字传入的最早的历史证据，

出土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棺木中，是直径为7.4厘米的西汉时期

制造的连弧纹镜，上有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另据《日

本书纪》记载，応神天皇时期（约5世纪初），百济王仁携带《论

语》《千字文》等书籍到达日本，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典籍大量进

入日本的开始。随后古代日本的统治者阶层，逐渐学习掌握汉字

和汉文写作，最初用于政治外交领域。

汉字传入日本之后，最初是作为表音文字使用，例如《古事

记》中诸神的名字就是用中文汉字作为表音文字记录的。公元6世

纪，日本开始使用“训”，训是指汉字与日语语义的对应。据出

土文物可知，古代日语中音假名与训假名一起使用大约出现在公

元7世纪。而后受到古代朝鲜“吏读文”、“俗汉文”的影响，日

文的文体发生了改变。7世纪前期，地方官员开始使用汉文训读。

潘钧先生认为自此有所谓“和文”出现。此后古代日文文体上进

一步改变，出现宣命体（诏书）和实用文体的区别。8世纪万叶假

名大量使用后进一步发展出万叶假名文书，进入9世纪末期衍生出

平假名。10世纪，原本来源于佛经训读的简化万叶假名表记，逐

步发展出片假名。平假名片假名作为表记符号的确立，意味着日

语发展迎来了新篇章，日本有了假名文字。中世以后，汉字走向

了武士和庶民阶层，假借字、和制汉语词大量出现。近世唐话词

汇流行，汉字使用更为普遍，促生了大量国字和假借字。明治以

后，汉诗文出现了衰退，汉字使用减少。但汉字作为构词成分，

在近代新汉语词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

上述交流、受容、假借、嬗变的文字发展历史是日语汉字乃

至日语形成“漢字仮名交じり文（汉字假名混合文）”的至关重

要的各历史阶段。笔者认为这样的日语文字发展基础，正是导致

日语汉字与中文汉字呈现出盘根错节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根

源性原因。

历史已矣，现代，日本政府推行了文字改革。1946年11月

日本政府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录1850个常用汉字，并明确了

汉字的书写范围。生僻汉字不得在公文及媒体中使用，同时推行

汉字简化政策。1981年，日本政府第一次修订《当用汉字表》为

《常用汉字表》，新增95个汉字，常用汉字增至1945个。放宽了

生僻汉字的使用范围，可以应用于文学、学术领域。2010年再次

公布《新常用汉字表》，常用汉字增至2136个。

在战后欧美文化盛行的日本社会，政府实施日语汉字改革来

限制日语汉字的使用，符合当时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意识

形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64年间用了两次修订，增加恢复了

285个汉字的使用。事实证明，现代日语需要这285个日语汉字的

表记和达义，且是日本全国范围，国家层面的需要。也就进一步

证明了，在日语中去除日语汉字是不可行的。这个问题的根源也

可以从前述日语形成发展历史中找到答案。

三、日语汉字的相关研究

学术界对日语汉字的关注和研究一直存在，尽管日语研究领

域针对日语汉字的研究成果不多，但不乏研究功力扎实奠定了良

好学术基石之作，潘均先生的《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堪称典范。

近年来利用语料库和信息技术进行日语汉字研究成为新方

法，张会见、傅梦菊的《语言接触视角下朝、日语汉字否定前缀

的演变研究》[6]，施建军、赵凌梅的《日本平成时期媒体汉字使用

动态及原因分析》[7]、李子木的《汉语母语的日语二语者日语汉字

词加工的眼动研究》均属于新方法带来的新研究。[8]

此外针对日语汉字的研究还有较为传统的比较研究，诸如：

中日汉字字形对比研究、中日汉字异形同义词对比研究、中日汉

字同形字的对比研究、中日汉字同形词的习得研究；还有与日语

汉字相关的日语汉字词汇的词性分类研究、日语汉字词汇在翻译

中的策略研究、日语汉字表记的策略研究等等。

在中文与日语的交叉学科领域，对古汉语语音与日语汉字发

音的关系研究非常盛行，蔡欣然的《日语汉字非规律性对应“音

读”分析》，罗正天的《古汉语入声韵尾在日语汉字音中的转读

情况考察》，李清萍的《古汉语入声字与日语汉字音读对照研

究》[9]。方言发音与日语汉字发音的关系研究也在增多，例如朱金

梅的《粤日汉字词的语音对比研究》，李芬的《粤语语音与日语

汉字音读的相似性研究》，杨曼的《潮汕方言和日语的相似性——

基于汉字和词汇的分析》等。[10]

文字学领域一直以来都有关于日本汉字学的研究，但说到日

本汉字学，其中既包括了日本学者研究中文汉字的学问，也包括

了日本学者研究日语汉字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需要加以厘清和区

别。“日本汉字学”与“日语汉字”不是一个概念。本文主要探讨

的是日语汉字问题。

综上所述，中文与日语的交叉学科领域，对于日语汉字的研

究呈现出更多样化的趋势。

四、日语专业本科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必要性

学生的日语汉字学习与学术界的日语汉字研究之间存在着巨

大差异，仅凭借学生的自主学习无法解决这个现状。开设中日汉

字文化课，可以解决学生学习日语汉字自主松散的状况，促进学

生日语学习同时，培养研究兴趣，还可以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汉

字文化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掌握中文汉字与日语汉字究

竟在哪里存在异同，增进文化自信的同时，构筑正确的跨文化交

流的基础，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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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学习的需要

（1）日语汉字学习的必要性

前述提到目前各种日语能力测试中，日语汉字和词汇所占分

值较高，凸显日语汉字学习的重要。表1表2分别统计了2025年7

月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 N2和 N1级别试题中，直接和间接考查日

语汉字词汇所占的分值比重。

表1 2025年7月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 N2测试日语汉字词所占分值

考察内容
N2（文字词汇总分30

分）

汉字直接考查（10分） 汉字读音 5题 ×1分 =5分

汉字的写法 5题 ×1分 =5分

与汉字词汇相关考查

（20分）
复合词 3题 ×1分 =3分

适当词汇填空 7题 ×1分 =7分

近义词 5题 ×1分 =5分

与词汇释义符合

的句子选择
5题 ×1分 =5分

合计 30分

表2：2025年7月国际日本语能力测试 N1测试日语汉字词所占分值

考察内容
N1（文字词汇总分25

分）

汉字直接考查（6分） 汉字读音 6题 ×1分 =6分

与汉字词汇相关考查

（19分）
适当词汇填空 7题1分 =7分

近义词 6题 ×1分 =6分

适当短语填空 6题 ×1分 =6分

合计 25分

表1表2试题中直接考查汉字的分数值，N1考试中占比文字

词汇部分24%，N2考试中占比文字词汇部分33.3%。表1表2中所

谓相关考查，即试题中既有考查汉字词汇的题目，也有考查假名

单词的题目，从历年真题来看，相关考查中实际考查汉字词汇的

占比很大。如果综合这一部分试题，文字词汇语法部分即语言知

识部分题目总分约为60分，那么日语汉字词汇在 N1N2试题中分

值比重会分别增加到近30% 和40%。

这一结论并不夸张，与前文提到的《日本平成时期媒体汉字

使用动态及原因分析》（施建军、赵凌梅2025）这篇研究论文的

结论刚好吻合，平成时期日本报纸日语汉字使用率就是50%，只

有2.8% 的起伏。可见，日语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日语汉字是非常必

要且迫切的。

（2）中文汉字学习的必要性

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知识结构主要来源于中小学教

育，那么学生在中小学教育中可以通过语文课、书法课学习一定

的中文汉字知识，但是他们的学习不仅可能存在个人习得的差

异，甚至也存在地域、地区以及学校的差异。中小学教授的中文

汉字知识，未必上升至汉字文化理论的高度，那么可以想见学生

掌握的中文汉字知识本身存在差异，有不足以胜任跨文化交际的

可能性。

另一方面，学生进入大学日语专业学习，可以通过大学语文

必修课和书法等通识选修课来提升中文汉字知识，但是大学修习

方案的制定属于学生在选课指导下自主完成。大学语文是必修

课，那么大学语文中关于中文汉字的知识，是学生在大学阶段一

定会学习的。笔者查阅了目前大学本科阶段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

7部，只有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十八讲》（2015）一

部中有讲解汉字知识的章节，其他6部大学语文教材或偏重古诗文

鉴赏或偏重中外文学作品阅读。

那么一名日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很可能既没

有通过大学语文课学习到系统性的中文汉字知识，也没有通过日

语专业课学习到系统的日语汉字知识。作为一名将要从事中日文

翻译的储备人才，显然学生的知识储备是不完善的。对于中文和

日语这两种语言来说，汉字都太重要了。翻译行为无论何时何

地，必然是处在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的场域内的。所以笔者认为大

学日语专业有必要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

（3）跨文化交流的需要

2020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中，对学

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了明确的释义：“能通过语言学习认识世界

的多样性，并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现象；能敏锐觉察、合

理诠释文化差异；能灵活运用策略完成跨文化交流任务；能帮助

中、日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可见

进入21世纪20年代中期，对于日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要求较之前是提高了。学生毕业后从事中日间的交流、翻译工

作，必然是处在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的场域内，那么对在两种语言

中都担当重要角色的中日文的汉字，不做到知己知彼，不提升到

文化的高度是不行的。

（二）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需要

目前高校比较注重在教学中加入课程思政的元素，中日文汉

字文化课恰好可以对大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方面的教育，学生不仅

可以学习到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学以致

用，增强民族自信心。还可以学会区别中文汉字与日语汉字，明

白相近而不同的道理，掌握究竟哪里不同，身处汉字文化圈的核

心，可以更好地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和精神。

区域国别研究也是目前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话题中出现的高

频词，如果希望更多的学生加入区域国别的研究，那么精进他们的

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培养学生的兴趣，在本科阶段是非常必要

的。中日汉字文化课课程内容的指向性非常明确，专注于东亚语言

文化。“语言+文化”的设想符合扩展学科建设深度和宽度的需要。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考虑也需要在日语专业本科阶段开设中日

汉字文化课，如前所述近年来与日语汉字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瞩

目，但学生在课堂上鲜有接触，缩小本科教育与人文研究之间存在

的巨大差距，只依靠感兴趣的学生自我探究，有悖于教育的本质，

教学上适当增设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双语学习，培养研究兴趣。

五、课程内涵的构想

中日汉字文化课程，包含中文汉字和日语汉字的知识与文



教学管理研究 | RESEARCH ON TEACHING MANAGEMENT

074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化，除了涉及语文、日语学科知识之外，还需要书写书法方面的

学科知识加入。为什么？以下谈谈对课程内涵的想法。

中日的中小学校都开设有书法课。中国小学从3年级到6年

级开设书法课，初中阶段虽然有书法教材，但是因为有中考的压

力，书法课的设置并不是强制性的。高中阶段没有统一的书法教

材，也不强制设置书法课。日本小学的书写课设置从1年级至6年

级，需要连动国语课学习假名书写和《新常用汉字表》中的1026

个日语汉字，包括读音和写法，还要学习简单的日语应用文写

作，如：日记、贺年卡、科学观察报告、信、俳句、学校活动海

报、课上发表资料等。日本的初高中阶段均有经文部科学省审核

的书写教材。中学的书法课要配合日语国语课学习《新常用汉字

表》中的1110个日语汉字。除了书写，需要学习楷书与行书的区

别、应用文如信件、海报、传单等的写作。高中阶段的书写课会

涉及草书、隶书、篆书体的鉴赏与书写，还包括篆刻和变体假名

的内容。

从日语语言的角度考虑，日本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阶段，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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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书写教材并持续学习日语汉字书写的。那么日语汉字笔画

名称、笔顺、日语汉字偏旁部首名称，书体、汉字书写动作的描

述等等，在日语中都是有规范表达的，很遗憾这些内容在日语专

业课堂被忽略了。

笔者认为中日汉字文化课可以学习中文汉字和日语汉字的

音、形、义；学习做比较，懂区别；还可以学习书写与应用。

六、结论

本文提出日语专业本科生日语汉字学习的现状，又由于日语

汉字形成历史的原因，中国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受到母语干扰，极

易将两国语言混淆误用。另一方面，学界对中日汉字进行研究的

热情和需求高涨，与本科教学存在差异。笔者认为从学生专业学

习的角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角度都有必要在日语专业本科

阶段开设中日汉字文化课程。并且从日语专业课日语汉字学习的

疏漏角度，对中日汉字文化课程的内涵提出建议。


